
时评
R E V I E WR E V I E W050505 责任编辑／唐永明／0571-853103572 0 2 22 0 2 2 .. 0 80 8 .. 1 31 3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不可否认，当今画坛已经很难只通过

一件作品就能一炮而红、家喻户晓，不像

以前，那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局

限，大家的审美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画面

也相对比较具象、写实，带有很大的描述

性、象征性，因此也就相对容易被宣传、被

看懂、被理解，从而引发关注，像《地道战》

《开国大典》《粒粒皆辛苦》《井冈山会师》

《狼牙山五壮士》《转战陕北》《江山如此多

娇》《黄河颂》等作品，基本上是一亮相就

走红，就成为焦点。现在恐怕就不行了，

首先语境完全不同了，审美更多元，题材

更丰富，形式更多样，风格更自由，媒介更

开放，大家的关注点也更分散，即便创作

者的技艺如何精湛，单纯靠一件作品也很

难达到那样的效果，很强再引起所谓的轰

动效应。

所以在创作认识与思路上就必须要

有所改变。换句话说，当下必须要进行成

组成系列的创作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局面，

才有可能引起一定的关注，当然前提是要

具备较高的创作水准。远的不说，像陈丹

青的《西藏组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

果当时他只画了一幅，或者单靠其中某一

幅，都很难凸显出来，好在他打的是组合

拳，包括周思聪的《矿工图组画》以及“荷”

系列等，也是如此，画得好是一方面，成体

量创作也至关重要。再比如李可染的《万

山红遍》，他前后画了七幅，虽然这七幅作

品无论是构图还是技法都大同小异，但也

算是一个完整的系列，算是对此类风格的

一个巩固与强化，如果这个主题的作品他

只画了一幅或者两幅，肯定激不起后来那

么大的波澜和反响，也不会形成“红色山

水画”这样一个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特殊

地位与影响的特定主题、特定画种，更不

会出现作品拍卖动辄就上亿元的神话。

在当代艺术领域这样的例子就更多

了，且大都不约而同地以系列的形式出

现并打出了一片天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譬如方力钧的“顽世”系列、岳敏君的“笑

脸”系列、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张晓刚

的“大家庭”系列、王广义的“大批判”系

列、尚扬的“大风景”系列、谷文达的“文

字”系列、徐冰的“天书”系列、蔡国强的

“外星人”系列、卢禹舜的“八荒”系列、许

江的“葵园”系列、刘小东的“三峡”系列、

闫平的“母与子”系列、施慧的“结”系列

等等，不一而足。西方现当代艺术领域

则更是如此，系列主题创作不胜枚举，像

塞尚的“静物”系列、“沐浴者”系列、“玩

纸牌者”系列，莫奈的“睡莲”系列、“干草

垛”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梵高的“自

画像”系列、“向日葵”系列、“麦田”系列，

蒙克的“呐喊”系列、“爱的研究”系列、

“生命的饰带”系列等等，之所以列举这

么多，这么详细，就是想让大家更直观、

更清晰地感受到创作系列作品的普遍

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另外笔者也发现，很多艺术家在创作

上虽然很活跃，时常会有好的想法、点子、

创意等迸发出来，偶然间也会创作出一件

特别难得的、意想不到的作品，但就那么

随机的、孤单的一件，形成不了自身较为

成熟的风格面貌、符号语言和较为完整的

脉络体系，即便作品真的很精彩，也仅限

于那件作品本身，其存在的实际价值、产

生的社会影响等都非常有限。所以每每

这个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们赶紧抓住那些

好的想法、点子、创意，再多创作一些，一

定要形成主题，形成系列，规格、尺寸等也

最好都统一，这样才更有内容，更有阵势，

更有看点，更有欣赏、品评的意义。单件

或者单套作品还是显得太少、太单薄，个

人的整体实力、绘画语言、艺术理念、审美

主张等都很难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只有

成组、成系列，才会更有厚度、宽度与力

度，才会更有冲击力、表现力和说服力。

虽然讲物以稀为贵，但那是形成稳定风

格、功成名立之后的事情，与那种随意涂

抹、纯属意外的一次偶得，以及毫无规划、

不成体系的盲目创作所完全不同。

所以在风格还没定型，还没成熟之

前，要做的就是不断巩固，不断强化，趁着

那股激情还在，思路还没中断，还有着比

较好的创作灵感、创作状态，就再趁热打

铁、一鼓作气地多创作一批，务必要有系

列观、系统观，要有主题意识、经营意识，

不要怕繁琐、麻烦，更不要怕所谓的重复，

在一定时候，有效的重复不仅是一种必要

的表现手段，还是创作的一种特殊语言和

符号，更是一段时期内面貌与风格巩固、

强化的必然过程，而不完全是一般层面上

所认为的机械和单调。它对于艺术创作

特别是书画创作来讲尤为重要，却常常被

我们忽视、误解。当然，这里所说的重复

绝非构图的完全雷同、技法技巧的简单复

制，而是要“求同存异”，要在统一的大的

主题、背景、风格下，尽可能地创作出一批

手法看似相近但却在具体细节与表现样

式上又有着诸多变化的作品。

这样做的好处其实前面已讲，总的来

说就是，一、可以夯实技艺，二、可以形成

体系，三、可以稳定风格，四、可以增深理

解，五、可以扩大影响。只有这样，一批较

“整”的作品面世之后，才可能爆发出更

大、更持续的能量，给人以惊喜和震撼，也

只有达到此效果之后，才会引起学界与市

场等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才真正值得被拿

出来讨论、评说、研究、书写，否则只凭借

孤零零的那么一件不成规模、缺乏系统性

的单品，可圈可点的地方都十分有限，俗

话讲，小体量做不了大文章，也就很难有

什么反馈的声音，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更无法让大家深入地走进去，掰开了

揉碎了去说、去欣赏、去解读。

因此在当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系列

创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尤其对一些当代

性、观念性、抽象性、实验性等很强的作

品，更需要这种纵深的、细化的、分门别类

的主题式创作，尽量在艺术文本、形式语

言等方面将其表现、诠释地更加完整、更

加清晰、更加透彻，而这也越来越成为决

定当下艺术创作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

键密码。不过，当风格和影响一旦真正形

成、趋于稳定、被外界认可后，新的任务又

开始了，即如何在此基础上不墨守成规、

固步自封，进而开启创作的新的征程。

汉字作为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字，

它深深根植于汉字书写，以其独特形体而

成就的书法艺术在国际艺苑一枝独秀，堪

称中华国粹、文化脊梁且肩负着记录历

史、反映时代的使命，以及抒发情志、感悟

生活的功能，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且有精

神深度的载体。

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与时代密不可

分。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是

现代人的意识和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去认

识书法艺术从而产生一种具有代表性的

格调。现代人的意识和审美心理，既是我

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心理习惯的延续，又是

新时代物质环镜和精神文化的再造，由于

旧时代的超稳定性已被打破，新的时代在

不断地、飞速地发展着，现代文化教育、现

代文化知识，正在改变着传统书法的面

貌。诚然，只要我们有勇于解放思想，增

强现代意识的修养，新时代的书风定将破

茧成蝶，应运而生。时代的变迁，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美感取向也在发生惊

人的变化。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

态、清尚朴，丰腴为美是盛唐时期的尺度，

苗条为俏则是当今时代的标准。书法也

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把

时代气息创造性地融入书法之中使书法

打上时代的烙印，拓展审美新领域，开创

艺术新天地。从钟繇以后，卫夫人、王羲

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师大

家，他们无一不是传统的颠覆者、重组者、

开拓者。在求新求变中，没有谁和钟老先

生写得一模一样。切记，风致不论怎么

改，字形不管如何变，笔画总可寻，结构皆

可依。到唐代，楷书形状变了，颜、欧、柳，

各出风采，草书变得厉害，张旭、怀素，还

有孙过庭，各显神通。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创新，必须得下一番苦功夫，与古为徒、以

古为新，把书法与时代特征兼融并汇，创

作出不与人同、不与人争的精品力作，凸

显自已独有的个体特质。无论古今，书法

艺术创作都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内容与形

式高度统一，章法与技巧完美结合，如此，

书法作品才有根基，才有魅力，才有生命。

繁荣书法艺术，首先要正确对待继承

传统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在千年的发展

历程中，古人将书法的技巧创造得几乎尽

善尽美，今天的艺术远没有达到历史上的

高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实现书法

创新，继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

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创新是最好的发展。

保护和发展，传承与创新是矛盾的两个

面，二者相互依附而存在、相互矛盾而发

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就

失去了继承的意义。

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与成熟、艺术风

格的延续与变异，与社会群体价值观念，

审美时尚密切相关，把握时代脉搏，创出

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是书法艺术创

新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以传统汉隶发

展为例，隶书的实用性完全被艺术性所取

代，受众范围逐渐缩小、太多人认同、或者

太多人都在学习的风格，一律被视为“俗

书”。如何去“俗”？邓怀宁认为：要多读

多看，细心推敲，领会其神韵，革去自己的

俗笔，方可走上雅途。仅仅只是对某一汉

碑某一书家进行深入的理解、挖掘或表现

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创新，充其量

只是古人古碑古风的复制和再现。我们

已很难在单纯的汉隶上有新的突破，这就

不得不促使习隶者不断探索、不断研究、

不断创新、不断深入。伊秉绶把隶书的结

体中就掺入了宋板书的方整和横细竖粗，

而赵之谦则在隶书与魏碑融合及侧锋用

笔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邓石如隶

书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为前人所束缚，

正象他所刻的印语“用我法”，他坚持走自

己的路，其书风与前人相较确实充满新

意，创作出了符合于时代审美情趣的艺术

风韵。更有高人将隶书用篆书的笔法去

做，因为隶书是由篆书演变过来的，“血

缘”近亲，故艺术信息十分古雅。亦有书

家将行书与隶书接木成另外一种新的表

现形式称为“草隶”。更有贤士将汉碑与

汉简融合，突出用笔的舒张和纵势的变

化。

在章法上打破了棋局布算与等匀均

分的单一形式，大胆采用活泼多样不受束

缚的纵有行、横有列，纵有列、横无行，还

有的纵横随性，无刻意安排，有字间距很

大而行间距紧凑，也有行间距极小而字间

距十分松散，采用大小错落、上下错落，极

大地丰富了整体表现形式。无论用何种

形式，不管用什么方法，最终以求得书写

性、观赏性、艺术性高度完美统一，对观赏

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另外，书法和文化精神紧密相依、互

为深浅。具有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可能理

解和创作出具有深度的书法，因此书法自

其诞生之日起，不仅和文化紧紧相连，也

是在文化不断走向深度的推动下得到发

展和深化。

笔墨当随时代，翰墨寄托豪情。我们

要自觉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

“培根铸魂”的时代使命，开阔视野，守正

出新，让创新书法艺术不只有形态美、质

地美、韵律美，更要有碑帖之法、二王之

妙、晋唐之风、金石之道，为中国书法在新

时代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当下艺术创作要有系列观
■王进玉

当下艺术创作要有系列观
■王进玉

书法也要彰显时代求创新
■方晓春


